不是男人的男人

 “我们虽然知道你们是好朋友，可是两个男生住在一起实在是很不方便的。”这是刘辉的父亲说的。

“所以，我们希望你能够作出一些牺牲。”刘辉的母亲接着说道。

“牺牲？”我很疑惑的看着沙发对面的刘辉的父母。

“其实这么多年来，我们一直负担你的生活费，你是不是也要回报一下呢？”刘辉的父亲继续说道。

“恩。”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，但是作为没有经济收入的我来说，没有其他的选择。

“我们希望你能接受阉割手术。”刘辉的父亲很冷淡的说出这样的要求。

“阉割。”此时我的头已经开始发晕了，因为我知道阉割意味着什么，同时我也没办法拒绝这个要求。

“是的，这不是和你商量，而是要求你这么做。”刘辉的母亲毫不客气的说出。

“你想想，将来你也要照顾刘辉的生活，而刘辉作为刘家唯一的继承人，总不能身边一直跟着一个男人吧。”刘辉的母亲说道。

“好吧。”我知道无论是拒绝还是答应，结局都是一样的，与其如此，不如自己答应下来。

“很高兴你能明白。那么你自己准备一下，过几天我们会准备好医生替你动手术的。”说完刘辉的父母便离开了。

“我父母下午和你说了什么？”刘辉父母离开没多久，刘辉便回来了。

“是说阉割的事情吧？”刘辉似乎看出我的尴尬，所以自己说出来了。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听到刘辉说出，的确感到非常的意外，我一直以为他并不知道这件事情。

“父母之前也征求过我的意见了，我觉得对你来说阉割的确是不错的选择。”刘辉的话语也带有一些冰冷。

“不错？”

“是啊，你想想看，阉割之后你不用担心自己遗精的问题了。”虽然之前是有开玩笑说过，梦遗起来要洗内裤，很麻烦。

“但是也不用阉割吧？”我的语气似乎有些焦急。

“你不愿意吗？”刘辉有些疑惑的看着我。

“不是，只是……”我有些不知所措了。

“只是什么？我觉得这个手术对你来说是非常合适的。”刘辉说道。

“不过是一块肉而已，割掉之后也不会有什么影响，穿上裤子谁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完整的男人。”刘辉补充道。

名义上我是刘辉的朋友，实际上我不过是刘家的一个家奴而已，被圈养了20年而已。

其实很早以前我就已经隐约知道。只是那个时候还小，就知道本家的院子里面有一间神秘的屋子，我们谁也不能进去。

那间屋子就是阉割的地方，我的手术也果不其然被安排在了这里。

阉割这天，我很早的被刘辉叫醒，他说手术在本家进行，所以我们要早些回去，而且还不准我吃任何东西。

来到本家，刘辉将我交给管家之后，便离开了。

“先把衣服脱了，在这里留下你作为男人最后的证明吧。”管家说话了，话音中带着一些伤感。

我按照管家的话，将衣服和裤子全脱了，赤裸的站在屋子中间。管家用屋子里面的照相机，为我拍摄了一组全裸的照片。

“真是可惜了，长得这么好。”管家的言语中流露出怜悯。而我，只能是苦笑，连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回答。

拍完照，让我穿上衣服之后，便带我到了那家神秘的屋子门口。

这间屋子分两层，第一层是我们接受阉割手术的地方，而第二层则是存放我们被割下来的东西的地方。

打开门，经过几道门，才真正进到这间屋子，据说阉割的时候非常的痛，所以这间屋子采用了双墙壁结构。

“你先去里面把身体洗干净。”里面的医生指着旁边的一个门说道。

“恩。”我顺从的进去，这是一间洗浴室。

我脱去身上的衣服，然后仔细的清洗着身体上的每一个部位，时不时的还看一下挂在两腿之间的那个即将不属于我的东西。

“洗完了就快出来，衣服不用穿了。”突然一个医生闯进来，对我说道。

“躺上去。”刚从洗浴室出来，医生便下达了他下一个指令。我也只能顺从的躺上去。

刚躺上去，医生的助手便过来将我的双手和双脚锁在了手术台的四个角上，就连腰部和大腿根部也被锁着，丝毫不能动弹。

之后他们便开始做术前的准备了，一个助手很仔细的将我的阴毛剃掉，露出一个干净的生殖器躺在两腿之间。

然后看他们拿起注射器，真的有些害怕，可是他们根本不顾忌我，将注射器扎进了生殖器的根部，然后说：

“这只是轻微的麻醉剂，等会手术的时候你还是会有感觉的，疼痛会让你更清楚的记得你成为阉人的职责。”

一切准备完之后，医生对我说：

“考虑好了吗？这一刀下去，再想做男人，就只能等下辈子了。”

“恩，动手吧。”我知道这是我能做的唯一的回答。

当我话音刚落，医生便拿起一个极细的铁环将我的生殖器从根部绑上，很用力，尽量的减少我的生殖器和身体的连接。

整个男性生殖器因为供血受阻而显得暗红，直到10分钟后，变成紫色。

医生拿起手术刀，沿着生殖器的根部小心的开始环割，不不一会儿整个生殖器就从我的身体上脱离下来。

顿时，剧痛从两腿之间袭来，穿过小腹直通太阳穴。

医生将导尿管插进我残余的尿道，然后将一些白色膏状的药物涂在伤处，用纱布包裹上，便完成了整个阉割手术。

我强忍着疼痛看着，他们将我被割下来的生殖器放在一个瓶子里面，它静静的躺着，就像在嘲笑我。

嘲笑我，为了留在这个地方，而出卖了它，出卖了一个作为男人的标志。

他们将标签贴在瓶子上，然后写上：小乐，2007.02.15

这是我被阉的日子，是我从男人变成阉人的日子，是我永远无法忘记的黑色星期四。

那原本挂在我双腿之间的生殖器，成了我对刘家效忠的一个道具，将永远的被放在那间神秘的屋子中。

我需要在这间屋子里面躺一个月，等伤口复原才能离开。

这一个月是我最难熬的日子，我不知道被割去生殖器的下体会是什么样子。

一个月很快过去了，今天是拆纱布的日子。

医生先是将导尿管拔出，拔的时候有些痛。因为我是躺在床上，所以医生让我将屁股翘起，整个胯部呈悬空状。

然后医生小心翼翼的一层层的拆开纱布，最后全部的纱布拆开之后，医生说了声：“很成功。”

我顺着医生的声音看下去，原先发烫挺起的阳具已经不见了踪影，只剩下一块刚结好的疤留在那里。

疤痕之中，一个小孔显得非常明显，以后我撒尿就要从这个人造的小孔流出来了，想到这里，顿时觉得心酸无比。

医生留下一瓶药膏，便离开了，嘱咐我每天擦一次，直到伤疤完全的脱落为止。

我站起来，对着镜子，看着这既熟悉又陌生的下体，心里百般滋味，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该悲伤。

不自觉的用手抚摸伤疤，觉得心里很舒服，忽然觉得有什么流出来，仔细一看，透明的，是前列腺液。

他们只割去了我的外生殖器，前列腺还是保留了下来，至少以后，下面还有除了尿液之外的其他液体可以流出来。

两天后，刘辉来接我回家。

“恭喜你重获新生！”刘辉的语气显得异常兴奋，不知道他是在幸灾乐祸还是真的在祝贺我。

“谢谢。”我只能陪以苦笑，毕竟他从现在开始真正成了我的主人，名义上也不再是朋友，而是完完全全的阉奴。

自从回到家之后，便一直休息着，没有去学校，也没有做事，刘辉让我先养好身子再说。

一晃又一个月过去了，依照刘家的规矩，这天我要回到本家，办最后的一些手续。

进到刘家的大院，气息让我觉得压抑，我就是在这里失去了我作为男人的资格。

按照管家的指引，我来到院子后面的一个泳池旁边。

惊讶的发现，刘辉已经提前一步到了这里，站在刘辉身边的便是那个医生。

“小乐，过来，让医生替你检查一下伤口。”刘辉命令到。

我依照刘辉的指示走到医生的面前，医生一把脱下我的裤子。

然后蹲在我的面前，然后开始仔细的检查我的裆部。

他先用手在鼠蹊部周围划圆圈似的刺激着我的鼠蹊部。

然后用左手捂住我胯下原先长有生殖器的部位，开始使劲得摩擦。

经过他这样的刺激，我觉得全身很舒服。

两脸开始发红发烫，胸口的乳头也变得很敏感，然后觉得下身有东西流了出来。

医生停下动作，让我穿上裤子，然后和刘辉说：

“无论怎么刺激，也没有发现有残余的阴茎勃起，割得很干净,而且前列腺液也很正常。”

“好的，你们退下吧。”刘辉命令道。

就这样，只剩下我和刘辉两个人在这里。

“脱了衣服，到水下去。”我知道我不能违抗他的命令，所以依照他的吩咐做了。

很快，刘辉也脱了衣服跳下水。

他从身边抱着我，一只手挑逗我的嘴唇，另一只手一直往下摸，直到摸到我空无一物的下身为止。

“摸起来真舒服，滑滑的，嫩嫩的，怪不得母亲说要把你阉了呢。”刘辉在我耳边说道。

“……”难道我阉割只是为了嫩嫩的下体让你摸吗？

刘辉继续用力的摸我的下体，我也越来越兴奋，往常这个时候，我的阴茎已经一柱擎天了。

可是现在，那里却什么都没用，我无法再硬了，无法再享受射精的快感。只有透明的前列腺液安静的流出。

刘辉把我抱起，放我躺在了泳池边的床上，这时我看到刘辉的阳具已经挺起得很大很大了。

“现在我就让你感受一下作为阉人的快感。”

说完，刘辉便将他的阴茎插进的我的后庭，一阵剧痛袭来，虽然很痛，但是不如阉割时的疼痛。

我强忍着，看着刘辉开始做活塞运动，他的阴茎在我的后庭一进一去。

原先的疼痛慢慢得减少了，然后感觉后庭麻麻得、酥酥得，最后只觉得很舒服，很想刘辉更用力些。

我开始呻吟，乳头也变得越来越敏感，下体前列腺液不停的流出。

很快刘辉射了，然后抱着我一起躺着。

“舒服吧。”刘辉看着我问。

“恩……”我不好意思看他，把头埋在枕头里。

“从今天起，我们就要住在本家了，你和我一间房间，一张床。”刘辉说完这些，站起来穿好衣服。

这个时候我才明白，为什么刘辉的母亲会突然来和我说要我阉割的事情。

在刘家，一旦子嗣的性成熟之后，在结婚之前的这段时间，都由男子满足刘家人的性需求。

而为了在这样的关系中，保持刘家人的地位，阉割掉专职伺候子嗣的男子就是非常必要的。

我就是这个必要被阉割的男子，为了满足刘辉的欲望，为了维护刘辉的尊严，我变成了一个不男不女的阉人。

我穿好衣服，和刘辉走进本家的大屋。身后传来侍女们的议论。

“你们看，跟在大少爷后面的那个男人真帅。”其中一个侍女说道。

“可惜了，这么帅的男人就这么废了。”另一个侍女说道。

“废了？为什么？”

“你还不知道吧？他就是负责伺候大少爷的阉奴啊。”

“阉奴？”

“就是把作为男人的那个东西割掉的男人。”

……
他们就这样议论着，刘辉没理会，继续带着我走。

到了我们的房间，刘辉让我在这里准备，然后他就出去了。

晚上，刘辉回来就直接倒在床上睡觉，示意我也过去。

我很自觉的脱光衣服躺了过去，刘辉也光着身子。

他转过身抱着我，将他的阳具顶在我缺失了性器的地方，然后睡去。

早上起来，洗脸的时候发现胡须开始脱落。

我干脆用力全部拔了下来，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长胡须了。

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，脸上没了胡须显得更加的稚嫩了，也更帅了。

往下看，两腿之间只有一个淡淡的红色伤疤。

我蹲下撒尿，自从阉割之后，我只能这样撒尿了，已经没有了导尿用的阴茎。

今年刘家的二少爷，刘政满13岁了，按照刘家的规矩，要替刘政找一个专职伺候他的男孩。

从刘家放出消息之后，就很多人家的大人送男孩过来。

甚至一些男孩在他们送来之前，已经自行去势了。

不过无论去势与否，都要经过层层考核，无法通过的，就算已经去势了，也要被家长带回去。

这天刘辉给了我一天假期，按照刘家的规矩，每个男子阉割之后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一次。

自从被卖进刘家，我已经有12年没有回过这个家了。

刚进门，就发现母亲又生了一个弟弟，而且长得眉清目秀的。

哥哥看见我回来，就赶忙迎了上来，嘘寒问暖的。

吃饭的时候，哥哥说，家里困难，弟弟已经没办法读书了。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。

我想，刚好刘家也在招人，不如介绍弟弟过去。

和家里人一说，他们犹豫了一会，最后还是答应了，毕竟家里穷，养不活弟弟了。

晚上，我便带着弟弟一起回到了刘家。

回到刘家之后，我和管家说了弟弟的情况，管家便让弟弟留下来试试看。

第二天便是考核的时候，其实考核也很简单。

他们让弟弟脱掉裤子，然后躺在床上，然后由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，用手刺激弟弟的阴茎。

直到最后看弟弟有没有精液射出，如果射了则被淘汰。

弟弟很争气，整个过程无论医生如何刺激，弟弟的小鸡鸡也只是微微有些硬起，一直没射。

一路淘汰，最后弟弟很争气的入选了。

由于刘政一直是住在本家，所以弟弟入选之后第二天便要进行阉割。

我带着弟弟来到那间神秘的屋子前，想到，弟弟进去再出来的时候，将变成和我一样的不男不女的人。

觉得自己有些对不起弟弟，可是弟弟看着我，眼睛很坚定，没有一丝害怕的意思。

因为我是弟弟的亲哥，所以我被允许留在这里观看整个手术过程。

弟弟的生殖器很感觉，还没有阴毛，所以他们让弟弟洗了身子之后，躺在手术台上。

这时，管家拿来一个阉割同意书给我签，因为弟弟还未成年，所以要由家长签字。

弟弟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。

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助手将弟弟的四肢还有腰部紧紧得绑在手术台上。

之后，用酒精涂满弟弟的生殖器。

然后医生拿起手术台旁边的一把手术刀，走到弟弟的旁边。

用一直手抓住弟弟的生殖器，然后迅速的割下了弟弟的生殖器。

瞬间屋子里充满了弟弟痛苦的叫喊声，一会儿弟弟便晕了过去。

医生将一个导尿管插入弟弟的尿道之中，纱布包上，便完成了。

然后拿着弟弟被割下的生殖器走到我面前，和我说：

“你弟弟的生殖器长得很好，而且也没成熟，伤口很平。”

伤口平意味着手术的彻底，彻底的根除了弟弟的男性特征，彻底的让弟弟无法拥有男性的欲望。

弟弟这样的阉人在这里更受欢迎，因为他还没有成熟就被阉割了，不像我是成年后阉割的。

他在知道生殖器的美妙感觉之前就失去了，他将永远无法了解到射精的快感。

所以他是非常彻底的阉人，比我更加彻底，因为我有时候还会有欲望，只是没有了发泄的工具而已。

弟弟的生殖器很嫩，他们将它放在福尔马林融液里面，放到了二楼的房间。

从此以后，弟弟正式加入我们阉人的行列，成了和我一样的人。

最后，他们将弟弟转移到了专门修养的房间。

一个月后，弟弟的纱布被拆开了。

伤口复原的很好，也很平，晰白的肌肤中间一个红色的伤疤，显得很美丽，也很性感。

弟弟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哥哥，我是阉人了吗？”

我告诉他，是的，他已经变成一个不男不女的阉人了。

弟弟看着自己下身的伤疤，还在笑，还用手去抚摸。

弟弟撒尿的时候蹲着，他很快便习惯了这样的小便方式。

看着弟弟稚嫩的双腿之间，因为我的关系，也变得空无一物，似乎我感觉亏欠了他似的。

弟弟的伤也好了，今天是正式上任服务的日子。

直到今天我才知道，在刘家，我们只是太监中的一员，刘家上上下下共有25口男丁，都是接受过阉割的，神秘的屋子第二层上放着所有人被割下来的阴茎和睾丸，所有的阴茎和睾丸都显得那么让人回味，可以想象曾经它们的生机和活力，它们是25个人的男人象征，如今又多了我和弟弟的。

此时，刘辉的母亲走了近来，看了我和弟弟一眼，冷冰冰地说：“你们两个，今天开始，不再是男人，在刘家，你们永远是下贱的奴才，你们要懂得你们的身份和你们应该注意的事项，不要让我们赶你们出刘家，否则，你们的男人特征将永远留在这个永不见天日的地方。下面和我去领你们的制服……”

我和弟弟面面相觑，不知是喜还是悲。我们唯一能做的是，和刘辉的母亲去领属于自己的制服。

其实制服就是古代皇宫太监的制服。红色长裤，灰色长袍，再扎紧了灰色的布腰带，套上黑色靴子，我和弟弟看上去是那么的帅气，但是我永远忘不了侍女们的议论，更担心弟弟会接受不了，毕竟他是我弟弟。

弟弟是服务于刘政的，刘政才13岁，处处欺负弟弟，弟弟还小，不懂得反抗，由于身份和地位，弟弟就是一个太监、一个阉人，他只有屈服。下跪、舔脚、吃袜子那是家常便饭。晚上，在太监房中，弟弟向我吐出了真言，是那么的辛酸，那么的无助。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受过阉割的我身份地位在刘家属于一落千丈，在所有的太监中，我和弟弟排在最后，我没有任何资格抱怨，只能在心底里为弟弟着急。

刘辉的父亲来了，愤怒的他拉起弟弟，说：“你个死东西，我把你养起来，你不但不好好伺候二少爷，反而和他吵嘴，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今天我就来教训教训你，让你长点记性！”“求你放了弟弟吧，弟弟才来，他什么都不懂，如果你执意要罚弟弟，就请你来罚我吧，我愿意承担！”看到此景的我，立刻跪在刘辉的父亲脚下，无助地求饶。

“你也是个老员了，你应该懂得刘家太监的规矩，他是你弟弟，我承认这一点，如果你想代替你弟弟受罚，我会成全你，你要不？” 刘辉的父亲奸笑地对我说。

我的唯一答复便是：愿意

“好！”哈哈哈哈哈哈……

“现在你将衣物全部脱掉，让所有的太监看你的下方，摸你的下方，明天你不得出门，只能留在房里下跪，直到你弟弟知错为止！”

“喳……”我无奈的回答。

一天晚上，弟弟突然问我：“哥哥，为什么刘政不是阉人呢？我为什么没有了阴茎和睾丸？而刘政有？”

弟弟的一连串问题让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，我只能和弟弟说明所有的一切。弟弟哭着对我说：“哥哥，阴茎和睾丸到底有什么用呢？你说的射好不好玩呢？”

弟弟的问题让我无语。

第二天，我带着弟弟来到屋子的二楼，我们的生殖器是那么安静地躺在福尔马林融液里面，此时的我性欲立刻出来，使得弟弟不知所措。我决定让弟弟体验一下射精的快感，决定带弟弟回家一趟，让大哥为他讲解。

于是我们向刘辉的母亲告假。

一进家门，就看到爸爸妈妈和大哥，他们知道我们要回来，特的准备了午饭。

弟弟一看到妈妈，立刻扑了过去，和妈妈讲述了在刘家的遭遇：阉割的疼痛、刘政的施虐、别人的歧视、失去男儿身的痛苦……

一切的一切，使母亲潸然泪下。

爸爸要求我们吃完饭后让他看看我们的伤口，我们勉强答应了。

父亲看到我们的生殖器不在跨下，只是一个小孔时，他的泪落了下来。“我是多么的无用啊，儿子养不起，给人家当奴才，最终断送了生殖器，是我上辈子造的孽啊！”父亲痛苦的哭诉着。

我们和大哥说明了来历，大哥含着泪勉强同意了我的请求——让弟弟观赏生殖器的作用。弟弟看了一言不发，只是沉没……

晚上我们又回到了刘家，这次我和弟弟似乎都理解了什么，我们只为共同的目的留在刘家——我们的生殖器！
